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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68470917]摘要：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目前许多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失败，不仅影响了企业创新创造活力的发挥，而且还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及经济社会的发展。针对学界针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影响因素研究较少的现状，遵循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步骤，对中国10家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研发部长、事业部首席执行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结合有关公开披露信息、新闻报道、期刊文献等二手资料进行资料收集，构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影响因素模型，包括4个主范畴以及对应的10个子范畴。结果发现：吸收能力（获取与消化外部知识、转化与应用外部知识、研发投入）、组织间信任、网络嵌入性（关系嵌入、网络中心性）和环境冗余度（基础设施支撑性、配套商可得性、人才支撑、政策支持）这4个主范畴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均存在显著影响，但对系统影响的作用方式和路径不同，其中吸收能力是内驱因素，组织间信任是微观情境因素，网络嵌入性是中观情境因素，环境冗余度是宏观情境因素。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分别得出对政府和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在提高环境冗余度、营造信任文化环境、搭建信息资源共享战略平台和充分重视外部知识对现有知识的有用性、坚持创新生态系统思维等方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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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volution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Ecosystem: 
An Exploratory Study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Coding
Gu Guifang, Li Wenyuan
(School of Management,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The enterprise innovation ecosystem is still new things in China. However, the evolution of many enterprise innovation ecosystems is failing at an alarming rate. It is not only affects the vitality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but also severely hinders the enhancement of Chin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nal mechanisms of the evolution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ecosystem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enterprise practices. Given the current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volution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ecosystems, following the coding methodological steps of grounded theory, this paper conduct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the chairmen, general managers, R&D managers, and divisional CEOs of ten core enterprises of China in innovation ecosystems, collects relevant data from secondary sources such as publicly disclosed information, news reports, and articles form journals, a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evolution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ecosystems is constructed, which includes 4 main categori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10 sub-catego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se four main categorie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evolution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ecosystems, that is, the absorption capacity (acquisi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external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external knowledge, R&D investment), inter-organizational trust, network embeddedness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network centrality), and environmental munificence (infrastructure support, availability of supporting suppliers, talent support, policy support) all play significant roles, while their ways and paths through which they influence the evolution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ecosystems are varied, with absorption capacity serving as an internal driving factor, while inter-organizational trust,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environmental munificence respectively working as a micro-contextual factor, meso-contextual factor, and macro-contextual factor.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e enlightenment is drawn for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re enterprises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redundancy, creating a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rust, building a strategic platform for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as well as ful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usefulness of external knowledge to existing knowledge, and adhering to the thinking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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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0   引言
在通信、计算机软件和硬件、游戏机、汽车等行业，通过构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推进创新已成为业内的流行范式和普遍行为。政府也将推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成长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是各创新主体在基于创意产生、研发到市场化的创新全过程中共同合作创新，协同进化形成的系统[1]。各创新主体既包括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者即核心企业，也包括参与创新生态系统的供应商、装配商、用户、互补商、专家、创新中介、投资商和政府机构等主体。从核心企业视角看，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是核心企业整合其他参与主体资源和知识而形成的系统。共生演化是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2]，该演化是通过核心企业和其他参与主体的互动，推动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发展过程。然而，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要想实现持续演化并非易事，许多创新生态系统正以惊人的速度失败，失败率高达82.9%，失败创新生态系统的平均寿命仅有4.9年[3]。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失败不仅影响了企业创新创造活力的发挥，而且还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及经济的发展。因此，探究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制对企业实践尤为重要。 
已有关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如龙跃等[4]、Cozzolino等[5]、孙丽文等[6]、Holgersson等[7]、许冠男等[8]、李婉红等[9]的研究，主要采用博弈论、案例研究等方法关注知识获取与整合、合作与竞争、治理机制、技术和管理、市场、政府投入与支撑等因素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中的重要性。然而，采用博弈论方法的研究通常只是将影响因素参数化，无法揭示所选因素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机制；而采用案例研究法虽然可以克服博弈论方法的上述不足，但相关研究更多从所选视角出发揭示单个因素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无法全面揭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
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深度访谈文本，运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揭示影响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内驱因素、微观情境因素、中观情境因素和宏观情境因素，并分析不同因素影响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方式和路径。
1   文献回顾
1.1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过程的相关研究
依据聚焦对象的不同，现有关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过程的研究形成了核心企业流派和系统流派。
[bookmark: _Hlk115435993][bookmark: _Hlk168665548]核心企业流派聚焦创新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新产品或新服务的市场优势、商业模式、创新模式的变化。该流派的倡导者是Moore[10]，[11]76-81，其以核心企业新产品或新服务的市场扩张和市场优势为划分标准，将商业生态系统的演化分为诞生、扩张、领导和自我更新阶段，后来更名为诞生、扩张、权威和再生阶段。Rong等[12]沿袭了Moore[11]76-81对商业生态系统诞生阶段和再生阶段的界定，但用多样化、聚敛、巩固阶段替代了扩张、权威阶段。刘平峰等[13]认为，以商业模式为划分标准，创新生态系统遵循“市场需求型商业模式－技术创新型商业模式－共享开放型商业模式”的演化过程。从创新模式来考量，创新生态系统在开放度上则经历了“内部性创新－开放式创新－创新生态圈”的演化阶段[14]。
系统流派则聚焦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整个系统层面，关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在系统不同属性的演化。有学者认为，在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方面，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或经历“初始愿景构建－价值创造与获取交互－创新生态系统漂移”的演化过程[15]；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演化过程可归纳为“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价值获取”路径[16]。根据欧阳桃花等[17]、Tiwana等[18]的研究，就系统结构而言，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在结构中心性方面由“中心－轮辐”式向共生式动态演化，在结构松散性方面由松散型、简单型逐渐向紧凑型和复杂型演化。就主体间关系而言，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分为形成和评价阶段、协调阶段和管理衰退阶段[19]。而基于平台构建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其演化过程或分为开拓布网期、扩展织网期、颠覆融网期3个发展阶段[20]；或分为平台构建、平台治理及平台变革与发展3个阶段[21]。
可见，无论是核心企业流派还是系统流派，研究者们由于研究对象及关注点的不同，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过程的划分还未统一。
1.2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现有文献很少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影响因素进行专门研究，即使有，也都是散落在关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中。总体来看，大致可分为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
[bookmark: _Hlk134717789]根据现有的文献，合作与竞争、治理机制是主要的内部影响因素。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是多主体构成的网络，参与主体为技术产品提供不同的组件和互补品，组件与互补品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促成主体间合作，主体间合作可能经历选择性合作、联合竞争和选择性竞合3个阶段，并影响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过程[16]；即使主体间发生冲突，合作仍会推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22]。在参与主体合作过程中，受利益驱使，部分主体发生“搭便车”“敲竹杠”等机会主义行为，核心企业的发展战略、平台架构和治理机制可以激励和控制各主体行为，影响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23]。此外，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中，核心企业吸引不同领域参与者加入创新生态系统，对技术知识进行捆绑与协调，因此有学者强调知识的存量、流动、开放、内能变化、知识转移能力与意愿等知识的获取和整合机制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有影响[24]。
对于外部影响因素，多数学者认为政府的支持、政府的科研投入、政府的支撑政策、政府的规制等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有重要影响，如孙冰等[25]提出采购补贴创新企业、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主要手段，曲薪池等[26]提出政府还通过对金融机构扶持、对企业补贴、对企业非创新行为进行惩罚、对金融机构不投资行为进行惩罚等举措来引导和规制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张焱等[27]进一步指出，政府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扶持的时机、扶持的强度、退出的时机以及渐进退出的具体举措等影响政府扶持的效率和成本，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也有学者强调市场环境变化、市场需求、市场竞争等因素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推动作用[28]。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为推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科学、技术、市场和政策要相互协同[8]。
可见，现有关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的分析呈分割状态，尚未整合成内外统一的框架，主要原因是学者们普遍采用博弈论研究方法，而该方法很难将内外部因素整合到数理模型中。
1.3  文献述评
综上，现有相关文献为本研究奠定了研究基础，但现实中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要比文献中所描绘的复杂得多，涉及主体行为、系统结构、环境等多方面要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总体而言，现有相关研究首先大多采用案例研究法和演化博弈方法，使用案例研究法的文献大多从某个视角切入，且案例本身带有行业和企业特征，研究结论能否一般化存在疑问，而使用演化博弈方法的文献较少涉及演化机制的分析，而且在对影响因素建模时对行业或企业特征抽象化和简单化，难以真实反映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因素及演化机制；其次，关于各影响因素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作用机制，多侧重于考察各独立的影响因素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直接影响，很少精确刻画各影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特定变量的间接效应；此外，所涉及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影响因素多隐含在演化博弈模型的参数中，出于建模考虑而多选用可以量化取值的变量作为影响因素，很难区分出关键性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在汲取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针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研究，以识别影响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关键性因素，并分析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以期丰富和完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并为企业和政府制定有效的治理策略和政策以促进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成长提供理论参考。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的原因：一是基于理论探索性，现阶段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尚处探索阶段，需要采用探索性、理论建构式研究方法对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进行研究，而通过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有助于探索和归纳人们尚未或有限了解的研究问题，符合本研究情形；二是基于过程复杂性，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是微观、中观、宏观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各层面环境的变化会导致影响因素的变化，适合通过“收集数据－形成理论－再收集数据－完善理论”的操作过程来建构理论框架。因此，采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借助质性分析软件NVivo12，通过规范的操作过程对原始资料进行整合、提炼、推演，进而构建理论框架。
运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所需数据资料可源于调研访谈等一手资料，也可来自研究文献、政策文件和新闻报道等二手资料[29]，因此，围绕“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影响因素”主题收集并整理资料，资料来源包括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一手资料收集是通过对中国10家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研发部长、事业部首席执行官（CEO）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围绕“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有哪些促进因素？或者说哪些制约因素？”等问题展开访谈，有关基本资料如表1所示。其中访谈采用一对一深度访谈的形式，共进行了10次，每次访谈约两个小时，征得受访者的同意，访谈者对谈话进行录音，对录音资料进行整理后得到10万余字的访谈记录。二手资料主要包括：一是公开披露信息，主要来自被访谈企业的官网；二是新闻报道，包括地方政府官网、主流媒体中报道的有关被访谈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研发部长、事业部首席执行官（CEO）等高层的新闻及访谈资料；三是期刊文献，主要选取与对被访谈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有关的研究文献与报告。其中二手资料的检索日期为2022年4月6日至4月26日，共检索到20万字的二手资料。对不同来源资料进行了三角验证，以确保资料的可靠性。整体资料收集以动态性、持续性和问题导向性为指导原则，如在资料研究中发现问题，则基于问题再次收集资料，分析与收集交叉进行。
[bookmark: _Toc92801210]表1  访谈企业的基本信息
	[bookmark: _Hlk83667495]序号
	简称
	所属行业
	受访人职务

	受访企业1
	BYD股份
	新能源汽车
	部长

	受访企业2
	DQ集团
	智能电气
	总经理

	受访企业3
	JY检测
	科技服务
	董事长

	受访企业4
	SQ变速器
	电动汽车
	总经理

	受访企业5
	YY通信
	软件
	董事长

	受访企业6
	SL电子
	电子
	董事长

	受访企业7
	XF股份
	人工智能
	部长

	受访企业8
	HE集团
	家电
	事业部CEO

	受访企业9
	XM科技
	手机
	部长

	受访企业10
	HW科技
	通信
	事业部CEO


[bookmark: _Toc92801283][bookmark: _Toc92214452]
3  范畴提炼与模型构建
本研究随机选择了7家企业的访谈记录和二手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和模型构建，另外3份访谈记录则留作理论饱和度检验。通过对文本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来揭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因素。
3.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的主要目的是将数据和现象表达为概念。首先对原始访谈资料逐字逐句进行编码、标签、登录，以产生初始概念、发现概念范畴。为消除编码者的偏见对编码质量的影响，编码过程尽量使用受访者的原话，从原话中挖掘初始概念。开放式编码后，共获得210条原始语句及相应的初始概念。原始语句存在较高程度的交叉，对这些概念重新分类组合，实现了初始概念的范畴化。此外，删除了重复频次低的初始概念，只选择重复频次在3次以上的初始概念。得到48个初始概念和10个范畴（见表2）。
表2  访谈资料开放式编码范畴化结果
	[bookmark: _Hlk134650867]原始资料语句
	开放式编码

	
	概念化
	范畴化

	[bookmark: _Hlk168688414]A8 “政府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载体建设，全力推动企业牵头争创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创新载体建设
	基础设施支撑性

	A10 “政府在项目建设、生产运营、交通和后勤等方面全力以赴支持企业创新。”
	运营设施
	

	A10 “企业健康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在促进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鼓励技术创新和规范行业竞争方面的支持和引导。”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A9 “通信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以及物联网技术等嵌入式技术快速，为本行业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信息与通信技术
	

	A9 “没有手机生态的创新者、创业者和开发者，没有创新的内容、应用场景的开发，就不会有现在如此巨大的手机生态。”
	互补商可得性
	配套商可得性

	A6 “公司的很多客户与公司位处同一地区，公司能够快速地与客户进行沟通。”
	客户地理邻近
	

	A9 “消费者对智能家居越来越偏爱，这为本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市场基础。”
	消费者偏好
	

	A3 “高精度的检测设备大多来自国外，健康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公司购买到所需设备。”
	供应商设备供应
	

	A4 “电驱动控制器技术获取以及高效率低成本的零部件供应体系对创新生态演化很重要。”
	零部件供应
	

	A6 “公司位处深圳，公司购买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成本较低，而且交货的速度较快。”
	原材料供应
	

	A1 “政府推动企业与技工院校深度合作、共谋发展，切实解决好技能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精准匹配的问题。”
	人才供需匹配
	人才支撑

	A2“ 政府赋予企业职称评审、人才项目申报、人才载体建设等人才人事政策集成支持。”
	人才评审
	

	A5 “由于公司规模较小，所以在招聘高素质人才方面存在一定的制约。”
	人才招聘
	

	A1 “过去数年，国内通过对消费者购置新能源汽车进行价格补贴，对符合规则的新能源汽车厂商进行扶持。新能源汽车补贴使得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发展。”
	补贴政策
	政策支持

	A8 “政府打造‘政产学研金服用’共同体，构建顺畅高效的创新成果转化体系，组织实施了一批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形成应用与创新相互促进的良性格局。”
	产学研政策
	

	A7 “政府高度重视智能语音产业发展，出台规划措施，协调各方资源，建立专项资金，支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产业政策
	

	A10 “帮助合作伙伴按符合自身业务模式的方式与公司开展业务，同时赋予合作伙伴灵活性和选择权。”
	帮助合作伙伴
	关系嵌入

	A7 “公司能够提供持续的创新，合作伙伴总能及时汲取能量。”
	持续创新
	

	A7 “公司在合作厂商的新产品或应用推出之前就解决了可能出现的问题，让用户能够更放心地使用新产品。”
	全过程合作
	

	A8 “持续通过技术、资本、产业扶持赋能，为开发者团队提供从初生到壮大的全链路服务，持续营造和谐共赢的开发者生态。”
	全链路服务
	

	A4 “公司生产在制造传统变速器过程中与核心供应商及客户建立高信任，激励原有的供应商和客户继续与公司合作，公司也在商务条款、开发资源、安排生产等方面向这些合作伙伴倾斜。”
	公司政策倾斜
	

	A6 “公司在行业内享有较高的声誉，合作伙伴愿意加入公司的创新生态系统，成为其中的一员。”
	公司声誉
	

	A1 “公司对第三方开发人员开放车辆的相关软硬件接口和控制权限，让开发人员根据汽车用户的使用场景，有针对性地开发专门的车载应用程序，从而赋予汽车在行驶之外的更多功能。”
	开放接口
	网络中心性

	A2 “公司正逐步占据创新生态系统的中心位置，且与其他主体的沟通频率较高。”
	占据中心位置
	

	A8 “平台依托专家社群和政产学研金服用的生态社群，编织了一张创新网络，把公司以及全球的社会化资源链接起来，从创意的产生，到用户需求的拆解，到通过人工智能、数据匹配、知识图谱等技术精准匹配最适合的技术。”
	链接全球资源
	

	A10 “公司通过平台化、整体化服务，与运营商及合作伙伴们一起建设数字化运营和开放生态系统，发挥各自优势，积极探索未来电信业的创新商业模式和盈利增长点。”
	平台化
	

	A3 “以公司为主，整合各类机构，为客户提供所需的检测服务。”
	整合服务机构
	

	A5 “由于行业技术迭代太快，公司研发人员必须不断吸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领域的最新成果，并将其应用到产品中。”
	整合外部知识
	

	A9 “公司通过独特的‘生态链模式’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公司对筛选后的创业公司进行投资，带动了更多志同道合的创业者，同时建成了连接过亿台智能设备的IoT平台。”
	打造生态链
	

	A4 “公司不断吸收外部技术，公司内部逐步掌握电驱动系统总成技术的诀窍。”
	消化外部知识
	获取与消化外部知识

	A5 “公司逐步意识到外部知识对现有知识的有用性，采取各种举措整合外部知识，包括定期与客户会面获取新知识，以及通过非正式手段收集行业信息。”
	获取外部知识
	

	A8 “公司能驾驭外部技术资源，能完全吸收并掌握外部资源的技术，自如地对外部技术进行功能性改进，并选择外部技术的适用情境：在保持开放优势的同时，对外部资源信任而不依赖。”
	转化外部知识
	转化与应用外部知识

	A9 “吸收外部知识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公司要能识别和获取对智能家居开发和商业化有用的外部技术，并将它们与公司内部技术相结合，开发出异于同行的产品。”
	外部知识新应用
	

	A6 “公司能够快速吸收外部的技术和知识，实现外部知识和内部知识的结合。”
	内外部知识结合
	

	A1 “每个事业部都有自己的研发团队，负责事业部产品开发，集团建有研究院，负责核心技术的研发。”
	研发分工
	研发投入

	A2 “公司长期致力于智能电器、电力电子、成套设备、输变电设备、轨道交通直流牵引供电设备、新能源接入设备等领域的研究，建成了完备的三级科研创新体系，现有研发人员1 000多人，每年的科技投入均超过当年销售额的5%。”
	研发持续投入
	

	A8 “企业本身拥有强大的自主研发机构和坚定的创新文化，强调个人主义的创业文化和创新引领，保证了组织活跃的创新氛围。”
	创新文化
	

	A10 “公司在共筑开放合作数字商业生态圈方面积极探索，依托全球数十个能力中心和开放实验室，构建多厂商的预集成及预验证能力。”
	实验室建设
	

	A3 “公司对检测设备和检测技术进行持续投资。”
	持续投资技术
	

	A7 “公司坚持‘顶天立地’的技术信仰，在源头技术上要做好‘顶天’，坚定做好源头技术创新。”
	源头创新
	

	A6 “公司一直坚持电感、电阻元件的研发和生产，在这些领域，公司积累了深厚的技术知识和生产经验。”
	知识积累
	

	A6 “如果公司和合作伙伴间有信任感，即使合作过程中出现意料之外的问题，也可以协商解决。”
	协商解决
	

	A2 “集团和众多伙伴企业位处同一区域，相同的文化、长时间的合作使得组织间信任水平较高。”
	相同的企业文化
	组织间信任

	A8 “公司尽力避免在业务开展的过程中使社会受损，同时利用公司最核心、最独特的能力来创造社会价值。”
	创造社会价值
	

	A1 “合作伙伴对公司来说至关重要，除了在技术上支持合作伙伴之外，彼此间形成一种互信的基础也很重要。”
	互信基础
	

	A5 “公司产品与各终端设备间通过公有协议相连接，各终端设备生产商只要得到公司的认证就可以接入软件，在重复的连接中，公司与终端设备商间的信任感逐步建立。”
	公有协议连接
	

	A6 “公司更愿意与原有的供应商和客户合作，这样有利于建立信任感。”
	重复合作
	


注：A1～A10是指受访的10家企业编号，分别对应表1中的BYD股份、DQ集团、JY检测、SQ变速器、YY通信、SL电子、XF股份、HE集团、XM科技、HW科技。

3.2  主轴编码
借鉴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从条件、脉络、行动策略、结果等4个侧面识别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开放式编码阶段，对相应的副范畴（范畴化概念）进行了初步维度归纳；在主轴编码阶段，对生成维度作进一步聚敛分析，基于10个副范畴获得4个主范畴，如表3所示。
[bookmark: _Toc92801212]表3  访谈资料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主范畴
	对应范畴
	范畴内涵

	吸收能力
	获取与消化外部知识
	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吸收外部知识的潜在能力

	
	转化与应用外部知识
	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吸收外部知识的现实能力

	
	研发投入
	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为及方式

	组织间信任
	组织间信任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各主体建立信任的方式

	网络嵌入性
	关系嵌入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各主体交互方式

	
	网络中心性
	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居中协调各主体的形式

	环境冗余度
	基础设施支撑性
	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提供基础设施支撑

	
	配套商可得性
	为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提供配套支持

	
	人才支撑
	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提供人才支撑

	
	政策支持
	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提供政策支持



3.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指从主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分析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及其他范畴的联结关系，并以故事线方式描绘出现象和脉络条件，进而发展成新的实质理论框架的过程。基于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的分析，本研究进一步分析各范畴间的内在逻辑和关联关系，结果如表4所示，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回顾及对访谈资料的反复思考，提炼出能够统筹整合吸收能力、组织间信任、网络嵌入性、环境冗余度这4个主范畴的核心范畴，即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因素，这4个主范畴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存在显著影响。
表4 访谈资料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
	典型关系
	关系结构内涵

	吸收能力－演化
	吸收能力是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内部驱动力，为系统演化提供了知识资源

	组织间信任
吸收能力            演化
	组织间信任是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微观情境条件，它影响吸收能力和系统演化之间关系的强度

	网络嵌入性
吸收能力            演化
	网络嵌入性是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中观情境条件，它影响吸收能力和系统演化之间关系的强度

	环境冗余度
吸收能力            演化
	环境冗余度是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宏观情境条件，它影响吸收能力和系统演化之间关系的强度



[bookmark: _Hlk140221247]其中，吸收能力是内驱因素，它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提供研发投入，增强核心企业获取、消化、转化和应用外部知识的能力；组织间信任是微观情境因素，它为核心企业和参与企业的交互建立社会规范，减弱核心企业在获取、消化、转化和应用外部知识过程中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提高核心企业吸收外部知识的深度，进而加快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速度；网络嵌入性是中观情境因素，它在获取、消化、转化和应用外部知识过程中赋予核心企业信息优势和声誉优势，降低核心企业吸收外部知识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提高核心企业吸收外部知识的广度，进而扩大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空间；环境冗余度是宏观情境因素，它为核心企业获取、消化、转化和应用外部知识提供基础设施、人才、配套产品和服务、政策等支持，提高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可能性。由此，组织间信任、网络嵌入性和环境冗余度三者共同影响了系统的吸收能力与演化之间的联结关系强度。以此为基础，构建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bookmark: _Toc92801213][bookmark: _Toc92214453][bookmark: _Toc92801284][bookmark: _Hlk84754775][image: 图示

描述已自动生成]图1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因素模型

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用另外3份访谈记录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经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后并未得出新的初始概念、范畴、主范畴和核心范畴，满足理论饱和原则[30]。因此，本研究提出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影响因素模型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
4  结果讨论
[bookmark: _Hlk103064528]通过上述分析发现，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吸收能力、组织间信任、网络嵌入性和环境冗余度4个主范畴，不同主范畴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有不同的作用机理。
（1）吸收能力是内驱因素。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中，参与主体是异质性知识的拥有者，用户拥有产品偏好、产品使用体验等知识，供应商拥有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和应用知识，互补商拥有互补品的研发、制造和应用知识，专家拥有行业前沿知识，政府机构拥有如何发挥政策效力的知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是核心企业持续整合其他主体异质性知识的过程。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形成阶段，核心企业通过知识整合成功推出新产品或新服务，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核心企业需要将各参与主体的知识整合到新产品或新服务中，完成对新产品或新服务的改进和完善，进而推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在出现竞争性创新生态系统时，核心企业要对各参与主体知识重新整合，如整合成功，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实现再生，否则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衰亡。
[bookmark: _Hlk138103995]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核心企业获取、消化、转化和应用不同主体知识的吸收能力是内部驱动力。核心企业获取和消化外部知识的能力体现为吸收外部知识的潜力，核心企业如果具备此潜力，就能全面接触外部知识源并充分识别不同外部知识的价值，通过各种途径高效地获取外部知识，并在核心企业内充分阐释和理解所获取的外部知识。核心企业获取和消化外部知识的能力越强，越能扩大其外部合作主体的类型，越能增加与外部主体的合作程度，就越能推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正如受访者所言（A5），“公司逐步意识到外部知识对现有知识的有用性，采取各种举措整合外部知识，包括定期与客户会面获取新知识，以及通过非正式手段收集行业信息”。核心企业转化和应用外部知识的能力反映核心企业现实的吸收能力，核心企业一旦具备此能力，就可以加速实现不同知识的整合和再建构，并运用整合后的知识实现新产品或新服务的开发，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中实现新产品或新服务的完善、更新与换代。正如受访者所言（A9），“吸收外部知识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公司要能识别和获取对智能家居开发和商业化有用的外部技术，并将它们与公司内部技术相结合，开发出异于同行的产品”。知识从获取到应用是个循环螺旋上升的过程[31]，应用过程产生的新知识将成为下一次知识获取的起点，在循环螺旋上升的过程中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不断演化。企业获取、消化、转化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为企业与外部主体之间架起一道“桥梁”，而研发投入是“桥梁”搭建者，它为核心企业获取、消化、转化和应用外部知识提供人、财、物等资源。上述论断可从受访者（A6）的观点中得到验证，如“公司一直坚持电感、电阻元件的研发和生产，在这些领域，公司积累了深厚的技术知识和生产经验。”
（2）组织间信任是微观情境因素。创新生态系统中组织间信任是指创新生态系统的所有成员对某个成员不会作出损害集体利益的期望，它能够降低合作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32]。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拥有异质性知识的是各创新主体，在信息的披露、转移和整合过程中，各主体出于利益的动机可能出现虚假披露、“敲竹杠”等机会主义行为。随着知识越趋复杂，在有限理性的制约下，各主体很难通过签订完整合同对知识整合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事先约定。企业间如果建立信任，将节省谈判、达成和执行合同的时间和精力[33]，降低利益主体讨价还价的摩擦成本，实现对经济价值的调整；减少对合作伙伴的监督和审计，进而提高知识的转移，提高知识整合的效率和效果。正如受访者所言，“合作伙伴对公司来说至关重要，除了在技术上支持合作伙伴之外，彼此间形成一种互信的基础也很重要。”（A1）；“公司更愿意与原有的供应商和客户合作，这样有利于建立信任感。”（A6）。
（3）网络嵌入性是中观情境因素。网络嵌入性分为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在结构性嵌入上，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核心企业拥有信息优势和声誉优势，显著降低了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的道德风险，有利于核心企业将内外部知识进行更深入整合，相对于处于网络边缘的企业，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在搜索外部合作伙伴时面临的信息限制较少，由此带来的信息优势可以降低企业寻找外部伙伴的搜索成本，能使企业较容易地与提供最佳知识和能力的知识主体建立联系，选择与本企业最协调一致的专利或技术[34]。正如受访者所言（A10），“公司通过平台化、整体化服务，与运营商及合作伙伴们一起建设数字化运营和开放生态系统，发挥各自优势，积极探索未来电信业的创新商业模式和盈利增长点”。关系性嵌入可以降低知识交换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形成信息共享惯例，有利于组织间共同解决问题，有助于企业与更多类型的知识来源机构进行深入合作。正如受访者所言（A8），“持续通过技术、资本、产业扶持赋能，为开发者团队提供从初生到壮大的全链路服务，持续营造和谐共赢的开发者生态”。
（4）环境冗余度是宏观情境因素。环境冗余度可以被认为是环境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企业的持续增长[35]。基础设施尤其是网络基础设施加速知识的沟通与传递，大量配套商的存在为核心企业提供了丰富的零部件、配套产品、行业前沿等知识，充足的人力资源不断创造出知识，支撑政策为知识产生、转移和应用提供支持。基础设施支撑性、配套商可得性、人才支撑为创新生态系统提供信息和资源，消除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障碍[15]。政策支持有利于建立外部合法性，降低潜在机会主义，并减少创新生态系统各主体间潜在的冲突。因此，高冗余的环境一方面可以让核心企业与更多的外部主体建立知识连接，加快主体间知识传递的速度和效率，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利用外部知识的成本。正如受访者所言，“政府在项目建设、生产运营、交通和后勤等方面全力以赴支持企业创新。”（A10）；“过去数年，国内通过对消费者购置新能源汽车进行价格补贴，对符合规则的新能源汽车厂商进行扶持。新能源汽车补贴使得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发展。”（A1）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对中国10家建立创新生态系统的代表性企业半结构化访谈获取的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和归纳，构建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影响因素模型，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1）吸收能力是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内部驱动因素。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各参与主体拥有异质性的、不断演化的知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是核心企业持续整合不同主体不断演化的知识的过程，也是新产品或新服务推出、更新与换代的过程，核心企业如果具备获取、消化、转化和应用外部知识的能力，就可以高效获取外部知识，充分理解和解释所获取的知识，整合和再建构各类知识，并基于整合的知识开发新产品或新服务。此过程是一个循环螺旋上升的过程，研发投入在此过程中发挥支撑作用。
（2）组织间信任、网络嵌入性和环境冗余度分别是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微观、中观及宏观情境因素。首先，组织间信任作为微观情境因素，降低了核心企业获取、消化、转化和应用外部主体知识的时间、精力和成本，提高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速度；其次，网络嵌入性作为中观情境因素，使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核心企业具有获取信息优势和信誉优势，加深了各主体间的信息交流，扩展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空间；最后，环境冗余度作为宏观情境因素，为核心企业吸收外部主体知识提供了基础设施、配套厂商、政策、人才等资源支持，不仅降低了主体间知识流动的成本，而且提升了主体间知识流动的速度，推动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
5.2  启示
（1）对政府的启示。首先，政府要提高环境冗余度，加大研究院、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或研究生工作站等载体建设力度，加大运营设施、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增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基础设施支撑性；制定并落实产业集群政策，为核心企业推进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提供原材料、零部件、互补产品等配套支持；完善人才引进、评聘、奖励等政策，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提供人才支持；进一步优化补贴政策、产学研政策、产业政策，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保驾护航。其次，政府要营造有利于组织间形成信任的社会文化环境，促进征信行业发展以及倡导守信的社会文化，同时加大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研发，减少和杜绝主体间合作出现失信行为，通过软性文化引导和硬性技术支撑为组织间信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最后，政府要引导核心企业搭建信息资源共享战略平台，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各参与主体提供一个相对固定的交流载体，强化内外部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促进人才、技术、信息在主体间交流与融合，引导核心企业及时同创新生态系统内其他主体就研发、生产、营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2）对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的启示。首先，核心企业要充分意识到外部知识对现有知识的有用性，高度重视吸收外部知识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与演化的重要意义，加大研发机构建设力度，加强研发文化营造，对员工进行定期知识培训，提高其内外部沟通能力，实现内外部知识的深度结合，不断满足市场需求的变化，推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健康演化。其次，核心企业应坚持创新生态系统思维，鼓励互补商基于企业的核心产品或技术添加互补产品或服务，通过资源共享、信息提供、自治授权、奖赏给予等激励机制鼓励主体间知识交流，通过访问控制、输出控制、行为控制和外部关系控制等控制机制消除或减弱知识交流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5.3  局限与展望
首先，组织间信任、网络嵌入性和环境冗余度3个情境因素不同的组合模式可能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速度和演化方向产生不同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采用定性比较研究方法对此进行研究，以揭示复杂的影响路径，进一步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其次，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本研究选取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尚处在演化过程中，在国内外动荡变化的创新环境下，这些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充满不确定性，可能会出现新的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未来的研究可深入调研跟踪相关案例，进而形成更完整的思考框架。再次，本研究所选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大多为核心企业主导型且来自高新技术产业，此类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需要核心企业有效整合其他主体的复杂技术与知识，未来的研究既可关注来自中低技术产业、涉及少量技术和知识整合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也可关注无核心企业居中协调的创新生态系统。最后，本研究的案例都选自中国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未来的研究可选择国外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并将其与国内同行业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进行比较研究，以进一步扩大理论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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